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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期刊问题，是一个被谈了十余年的“老”话题，所不同的是，在第二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

坛”上，文学期刊与文学未来被放置在一起成为论坛主题。“很多人都发出声音，文学期刊已不重要，可

以退出历史舞台。我想在《西湖》杂志五十周年庆的时候，把文学期刊与文学未来放在一起讨论，看看它

们之间是不是还有关系？”论题的提出者、《西湖》杂志副主编吴玄这样表述主题的来由。 

 

    “没开会前我就想又要谈文学期刊了，大家回忆一下诉诉苦，回忆一下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讲讲上

世纪90年代经历的风雨，最后面对新的时代表一下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作为主持人，《人民文学》主

编、评论家李敬泽直言，“与其谈文学期刊各种各样的困境，倒不如说我们确实有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

有一个在新的文学生态下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问题。”南帆、阎晶明、李师东、王干、张陵、程永新、

郑晓林、孟繁华、贺绍俊、车槿山、盛子潮、谢鲁渤、洪治纲、北北、程绍武、邵燕君、艾伟、东君、海

飞等评论家、作家参加会议。 

 

    1  时代大潮中，就该惊慌失措？ 

 

    一提起文学期刊，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目前普遍存在的“80后”办杂志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刊物处

境艰难，而他们办刊物完全面对市场却挺身而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治纲在发言中表明态度，“我

对我们的文学期刊和我们的文学秩序，持悲观主义态度，而且是相当悲观的态度。” 

 

    他说，信息时代，媒介控制人类的生存方式，在重塑理性、形而上的知识精英意识培养等方面，与印

刷媒介时代完全相反，很深地影响了一代人，他们对精英文化、理性文化，以及形而上崇拜持否定态度。

比如“80后”这一代，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纯文学、文学刊物的概念，到了在电子媒介文化影响下成长起

来的“90后”一代，对印刷文化更是有着天然的抗拒。在这种情况下，两三百年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文学

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都面临非常大的冲击。新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是致命的，造成了印刷媒体和信息媒体

之间的断裂，这种转变背后呈现出多少更为复杂的东西？我们还说不清楚，但近十年来，影响非常大。 

 

    论坛上，洪治纲的“悲观”态度遭到不少与会者的否定。有评论家表示，不少“80后”目前办的杂志

只是阶段性写作，赢得的也是阶段性市场，现在的市场确实被切割得很细，也变得各有特色，但真正好的

文学，是能给人们的心灵产生慰藉的，不会因为期刊、市场的变化而改变。 

 

    “某种程度上，中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始终对变化着的事物过于崇拜，仓促顺应，不管这个变化给

我们带来什么。”李敬泽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是否该思考:第一，当我们在面对“新人类”的时

候，是不是该急于指认？第二，如果他们和我们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联系，都没有根基，首先我们自己也

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作为他们的兄长、老师，都没有勇气坚持说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

好的，那么在未来的文化空间中，我们的确没有生存下去的必要和权力。” 

 

新的文学生态下，期刊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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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思考问题时，很多时候思考路径出了问题，比如我们会讲网络很厉害，在网络上也不用编

辑，不用三审，大家很自由地发表文章。因此，我们就很焦虑，本能地不加思考地将此当作劣势。”李敬

泽说，就个人而言，假如我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反而希望有经过精心编辑和甄选的东西，就是说，

即使这个世界都能拿着麦克风唱卡拉OK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不喜欢真正的男高音、真正的艺术

家。也许在这个时代，这才会真正成为我们珍惜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想的不该是时代大潮

来了，惊慌失措，对自己的一切都倍感怀疑，反而应该是在深入地、清醒地认识时代变化的时候，从中看

到机会和力量。” 

 

    2  保留文学精神和品质的重要平台 

 

    尽管时代变迁给文学期刊带来相当严峻的生存处境，但不可否认，在当代文学发展中，文学期刊是显

示中国文学创造力的重要平台。文学期刊的问题也不能孤立而谈，它处在文学的整体发展中，处在文学与

时代、与读者的密切联系里。 

 

    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贺绍俊看来，文学期刊体现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当代文学存在

的方式和生命形态。他认为，文学期刊反映了当代文学的重要特点:组织性和目的性，而这又与文学的自

由性和个人性相冲突，冲突之间形成的张力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文学期刊是这种张力中不可忽视

的力量，或者说，文学期刊是这两种力量相抗衡的平台。“单纯谈文学期刊，还不见得能触及其本质问

题。”文学期刊在不同时代的特点决定了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的经历就像一个大熔

炉，把文学期刊炼成独立的生命体，而这个独立体在每个阶段表现不一样。”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大潮

中，文学精神和文学品质基本上是由文学期刊保留和继承的。“新世纪正在酝酿着另外一场变革，一直在

谈着事业单位改制，这也涉及到文学期刊的出路和变化方向。作为传承文学精神和文学品质的文学生命

体，文学期刊在这种境遇中若能化茧为蝶，文学的未来可能也会更美好。” 

 

    北京大学教授车槿山则谈到了文学杂志在新文化发生时起到的关键作用。他说，新文化的发生，与一

大批文学期刊有很大关系，《莽原》《新潮》《语丝》等，数量惊人。没有它们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有

影响的杂志都是文学杂志，而非其它学科杂志。“目前经济话语霸权，往日文学期刊盛行的情况在今天已

经不可能。但文学是特别重要的，应该有它的归途。” 

 

    与会者大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部分文学杂志尽管市场收益甚微，但被打造成城市文化的“名

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文学期刊在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吴玄认为，现在

的文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有市场的由市场来承担。市场推出来的文学作品，可能有很大的发行量，但是

经常是非常“可疑”的。我们这个市场还没有发展成熟，文学仅靠市场和读者的选择，极有可能会把优秀

的文学淘汰掉，即使像美国这样市场发展已颇为成熟的国家，单靠市场和读者进行选择的也不一定是最优

秀的作品，多是那种非常大众的、即时消费的文化产品。“文学期刊该做的就应该是把真正优秀的作家作

品推出来，确立他们的文学地位。” 

 

    与此同时，吴玄认为，有些人批评个别文学期刊因为体制保护而产生“垃圾”，但并非表明这种体制

很糟糕，“如果是一群有追求的人在把握这种文学刊物，恰恰可以在体制内做一些事情，比如承担某种文

学责任。体制内的刊物未必就一定会产生大量‘垃圾’，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3  期刊如何应对新的发展态势？ 

 

    “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文学趣味越来越窄，纯文学作家的知识性体系也很匮乏。在题材的把握

上，也还有很多领域没有介入。传统文学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展开，它的生长还没有完成。可在很多时候我

们讨论的却是文学衰落了，被打断了。这说明我们的内心力量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内心足够有力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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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第一我们会说我们的文学空间没有开发完，第二其它领域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青年评论家夏烈

将文学期刊置于文学发展现状中作如此表述。 

 

    “80后”作家文珍则认为，时代的确在变迁，网络文学的确泛滥，但这个时候文学期刊不该没落，反

而应该坚持精英立场，至少告诉大众，好的文学作品是什么。期刊从业者应该有参与意识，参与时代发

展，参与人们的生活。 

 

    李敬泽也认为，文学期刊的发展归根结底基于它在文学和文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因

此，文学期刊目前面临的真正问题和当务之急，其实是如何对文学新的发展态势作出敏锐、同时又是深思

熟虑的反应。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曾经历过繁荣，不仅仅是由于当时的媒体环境，也是因为文

学期刊在当时确实是以敏锐的触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站在时代前沿的。现在我们实际上更尖锐地面临这

个问题，无论是文学期刊还是当代文学，与其天天焦虑，一会儿为市场焦虑、一会儿为网络文学焦虑，不

如先为自己焦虑，怎么尽自己的本分，在这个时代真正成为有力的参与者，参与时代的文化发展，参与时

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公共生活，成为其中一种活跃的主动的有创造性的文化力量，这一点尤其应该思考和

努力。以“80后”创办的杂志《最小说》《鲤》为例，他看到，实际上这些杂志跟它们的读者构成了一个

小的共同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哪个文学期刊做到了这一点？或者我们的文学在整体上做到了这

一点？我觉得没有。” 

 

    车槿山谈到自己阅读文学期刊的感受:很多时候，拿起两本文学期刊，无法从内容和风格上有所区分，

这说明绝大多数刊物没有准确的定位。纸质杂志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精英标准，这不仅是作品质量标准，而

且也是文学趣味标准。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目前有不少以地域定位的文学杂志，在全球化态势下，还有多

少特殊性？“文学期刊回到文学本身之后，需要一个够稳定的核心读者群，而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是

否有效地建立起这样的读者群？”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她说，这个读者群应

该是能够互动的、年轻的，新陈代谢机制健全的，可以在纯文学领域上生长的核心读者群。这是我们需要

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在文学场中更多的是国家意识形态与纯文学的较量，今天需要较

量的最大对象是资本。资本在网络文学的模式化、类型化中成为一个新的巨大的力量，能够与资本对抗的

是谁？反而不一定是文学而是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期刊要与资本对抗，要获得新的文化定位，必须

依靠国家新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文化政策。如果讲未来的话，也就是文学期刊如何在这种变换格局中重新寻

找自己的定位，建立自己的核心读者群，实现自己的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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